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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转型实际上酝酿于 19 世纪后半叶甚至更早，而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更
使戏曲凸现出自身的深刻的危机，并且尽管经梁启超等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
汪笑侬等名伶的具体实践，改良却并未能使戏曲取得与时代同步的实效。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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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世纪之交，话剧与戏曲的历史性遇合就已然同众多复杂的社会问题联系
在一起。文明新戏（早期话剧）与改良新戏（戏曲）很大程度上都是适应时代
政治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五四”以后，话剧与戏曲关系的重新调整也主要
是缘自一种思想文化的新格局，是全方位的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一方面，话剧
作为“五四”启蒙文化的新样式而受到新文化界的普遍关注，另一方面，戏曲
则是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而被迫退守大众娱乐文化阵地，成为与新文化运动相
对立的“他者”。话剧与戏曲之间的紧张对峙成为新旧文化矛盾对立的一个样
本，就像中餐与西餐、中医与西医、长袍马褂与西装领带……一样，不免经常
为人们所类举。抗日救亡运动兴起，话剧在抗战宣传中得以空前普及，戏曲则
经“旧瓶装新酒”而被用来鼓动民众团结抗日，“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
化”的问题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既是对话剧与戏曲的文化关联的追
问，却又不免其时代和立场的局限。与之相关，建国后话剧与戏曲的关系得到
更大规模的调整。由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式，
话剧与戏曲之间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亲合”。话剧“民族形式”的探索和
戏曲现代戏的创作体现出两者双向的交流与影响。然而，受意识形态的挤压，
便很容易走向极端，不是全盘“苏化”，将斯坦尼体系过份强调而导致对戏曲
体系的曲解，就是对话剧全盘排斥，而将戏曲“样板戏”定于一尊。这种极端
的倾向随着新时期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而得到有效的纠正，话剧
与戏曲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 
这里，话剧与戏曲的关系结构不仅为我们理解 20 世纪的中国戏剧提供了一
个有效的阐释框架，而且也为我们把握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众多的文化矛盾
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个例。自我与他者，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中心与边缘
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无不在话剧与戏曲的关系结构中有着具体的印证。虽然这种
二元对立并不足以成为解释中国现代文化发生发展的有效模式，但其历史存在
却是不容忽视，其负面影响也远未肃清。正如中国现代化的未竟之业离不开传
统与现代的对应互补（需要克服单向度的二元对立），中国现代戏剧文化的建
设也离不开话剧与戏曲的联系与沟通。或者反过来说，不仅中国戏剧文化的现
代转型有赖于话剧与戏曲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协调与整合，而且，中国社会文化
的现代化建设也离不开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格局整体上的改造与位移。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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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来看，话剧与戏曲的关系结构作为一种“元话语”还远没有穷尽它的现
实所指。 
因此，对于话剧与戏曲的关系进行一次深入的梳理与反思将不仅是必要
的，而且是有意义的。 
  
  
 
 
 
